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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在记忆的长河中，有一幅永远清晰而

温暖的画面，那是五月的麦田，金黄的波

浪随风起伏，小麻雀在成熟的海洋里欢快

地跳跃，布谷鸟划过天际，它们悠扬的歌

声如同古老的歌谣，唱着丰收的喜悦。

那一年，我们全家人齐聚在芦家庄三

队二组的大方地中，准备收割这片金黄。

爷爷、大伯、二叔等，他们讨论着如何高效

地打麦子。最终决定，在我家的麦地里建

一个打麦场。

大家齐心协力，说干就干。男子们挥

舞着镰刀，迅速割下一片片麦子；女子们

也不甘示弱，她们手中的镰刀在阳光下飞

舞，麦子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倒下。我家的

大方地约二亩大小，不一会儿便收割完

毕。大家将麦子拨到一起，用草绳捆成麦

垛，中间空出一片地，便是我们的打麦场。

故乡的老井静静地伫立在村口，那凉

爽甘甜的井水滋养了几代人。村口边的

苦楝树开着淡紫色的花朵，散发着独特的

香气，人们在树下乘凉，儿童们在一旁欢

笑嬉戏。

正午时分，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

地，人们的热情却更加高涨。有的拿起水

管冲洗地面，有的赶着石碾平整土地，大

家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忘却了疲劳。

母亲和大娘在打麦场的东北边架起

三角铁炉，熬起了一锅绿豆汤。又搭起临

时案板，母亲与大娘、二婶、姑姑一起忙

碌，母亲是主角，大娘打下手，她们配合默

契，为大家准备着一顿丰盛的美食。

绿豆汤熬好了，淡淡的清香在炎炎夏

日中带来一丝凉意。五叔买来了几捆啤

酒和猪头肉小菜，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

冰镇啤酒，大口吃着猪头肉，四叔讲起了

故事和笑话，女人们则喝着本地特产的水

蜜桃汽水，仿佛忘记了一天的劳累。父亲

吹起了横笛，那悠扬的旋律让大家都听得

如痴如醉。

母亲烙的葱油饼更是让人赞不绝口，

那是家乡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油饼油

润发亮，酥脆带甜，油而不腻，咸中带香，

香中回甘，软而不散，散而不断，葱香四

溢，弥漫在整个乡村。

打麦场修整好了，大家都把各自地里

的麦子割好，用草绳捆好，放到打麦场上，

一家一个地方标好。不一会儿，打麦场上

就堆成了山。我站在打麦场中间，欢快地

跳跃，从这头跑到那头。大伯用马赶车拉

来了打麦机，接上电，打麦机开始工作

了。大家挨家挨户地开始打麦子。虽然

身上扬满麦灰，但大家斗志昂扬。麦场上

的麦垛越来越少，大家把麦子装到大伯的

赶马车上，运回家中。

那年打麦场上的笑声，仿佛穿越了时

空，永远弥漫在乡村田野上，经久不息。

岁月流转，人事变迁，但那些温暖的记忆，

那些辛勤的汗水，那些收获的喜悦，都深

深地烙印在心中，成为我永远的牵挂，永

远的歌。

初夏的风，徐徐吹来，小满的脚步悄

然而至。此时，枇杷黄熟燕低飞，万物始

茂，盈而未满，一切都恰到好处。

人在城市中，心随时节走。《月令七十

二候集解》中记载：“四月中，小满者，物致

于此小得盈满。”小满，是节气，也是智

慧。我吹着微风，静静地望着不远处的一

棵枇杷树。柔和的阳光在树梢间跳跃，黄

澄澄的枇杷如铃铛般挂满枝头，风吹摇

曳，耀眼夺目，甚是诱人。

看着硕果累累的枇杷树，我不禁想到

了宋代诗人戴敏的一句诗：“东园载酒西

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在这风和日丽的

天气里，若是能像诗人一样，邀几位好友，

一起喝酒游园，尝尝香甜的枇杷，那可真

是人生乐事呀。虽然我没有和朋友载酒

游园的经历，但我拥有和母亲一起摘枇杷

的美好记忆，那亦是我生命中的一份珍

贵。

在我年少时，鸟儿衔来一粒枇杷种

子，掉落在母亲的田地里。经过几场甘霖

之后，种子发芽，长出了枝和叶。母亲在

除草时发现了枇杷苗，惊喜万分，小心翼

翼地将它移植到水井旁。她带着我给小

小的枇杷树浇水，盼望着它茁壮成长，开

花结果。没几年，枇杷树亭亭如盖，秋孕

冬花，春实夏熟，让每一季都有了不同的

欢喜。

每当树上的枇杷开始变黄，我就会日

日仰头去看，有时候心急，枇杷只黄了半

边，我便伸手去摘了下来。然而急切切摘

下来的枇杷，吃进嘴里酸涩无比，我止不

住地皱眉头。母亲扛着锄头从玉米地里

回来，看见我的神情就知道我摘了未熟的

枇杷吃，免不了说我几句。“你这丫头，总

是心急，没熟的枇杷酸得很，莫要去摘

呀。再等几天，等小满过后，枇杷就全黄

了，那时候吃起来会甜进心里去的……”

母亲压着井水，一边洗着锄头上的泥巴，

一边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双手撑着脑袋，若有所悟，一转身

跑进厨房，拿下挂在墙上的日历本，翻看

着小满是哪一天。我用红笔将小满那一

天圈出来，每日积极地撕去旧日历，掀开

新日历，等待着小满的到来，亦等待着枇

杷成熟。母亲没有管束我，只是淡淡地笑

着，轻声说道：“枇杷黄后杨梅紫，正是农

家小满天。世间万物，自有它的规律，我

们要做的是顺应自然，剩下的交给时间。”

“黄了黄了！枇杷能摘咯！”我望着

满树金黄的枇杷，激动地大声呼喊。母

亲笑盈盈地将树上的枇杷摘下来，放进篮

子里，嘱咐我送给奶奶和邻居婶婶们。她

说，庄稼人种地辛苦，将枇杷分送出去，大

家都能尝到枇杷的甜，彼此都会有好心

情。当我送完枇杷回来，母亲已经用井

水将枇杷洗净，她满目疼爱地递给我一

颗饱满的枇杷，笑着说：“尝一下这颗，保

准又甜又多汁！”我剥开枇杷薄薄的外皮，

嫩黄色的果肉露了出来，透着一股淡淡的

清香，让我垂涎欲滴。我迫不及待地吃

进嘴里，甜津津的汁水溢满口腔，顺着喉

咙流了下去，整个人得到了极大的满

足。一瞬间，我觉得之前所有的等待都

有了意义。

我和母亲坐在树荫下，吹着凉风，吃

着清甜的枇杷，望着远处的麦田，怡然自

得。麦子将熟未熟，收获在望，让人情不

自禁地感慨：小满未满，不早不晚，真好

啊！麦穗会继续饱满，果子会日日长大，

我们有所期盼，日子终会迎来圆满。

此刻的我，回味的不仅仅是枇杷的香

甜，更是故里悠长的乡味。小满枇杷半坡

黄，母亲教给我的生活智慧，像枇杷一样

灿烂着我往后的岁月……

一场春雨过后，我们在植树节种下的

樱花树已是落樱缤纷。这棵树原本是为

纪念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栽种的。那一刻，

我触摸着它光滑的枝干，感受到了大家的

期盼，也希望它能长成枝繁叶茂更好的样

子。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寄情于山水之

间，寓情于景，为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寄

托点。事实上，不少文人墨客的笔下也都

有对树的构思，它们将思绪融进了树中，

让树脱离了物理效应，更添一道重量。

会是怎样一种重量呢？我想应该是

李清照的《声声慢》，她说，“梧桐更兼细

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黄昏中的梧桐，

被绵绵细雨所湿润，秋叶落下平添一份凄

凉，令人感到一阵伤怀。不过寥寥几笔，

那寄托在梧桐中的愁思啊，却在顷刻之间

扑面而来。

还有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他这样写

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

今已亭亭如盖矣。”这棵树由他的妻子去

世那年亲手种下，现如今已绿荫如盖，郁

郁葱葱，这树也饱含着对妻子的思念，让

人读来不免有种浓郁的悲痛之感。

我将目光再看向现代文学，白先勇在

《树犹如此》中提到两棵柏树，“剩下的那

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

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

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

裂。”这树是恋人种下的，但因为一些原

因，当中很高的柏树已然倒下，这道裂痕

不仅是环境中的，更是他心头上的，他看

着院子里都是恋人侍弄的花草树木，感叹

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树承接了对

恋人的思念，久久无法释怀。

更有史铁生的《合欢树》，那树是他母

亲种植的，一年又一年，母亲侍弄这树，等

到合欢树真的长成大树，母亲也已去世

了，这合欢树花开花落，史铁生的心绪也

跟着起承转合，他摇着轮椅静静地看着这

树，也终于读懂了母亲沉甸甸的爱意。

思绪飘扬，我还想起了那年参观渣滓

洞的情景。那天，导游指着一棵树说，这

是小萝卜头当年种下的那棵树苗。顿时，

我的泪水盈满了眼眶。这棵树，承载着无

数烈士的心血。

每个人的心底其实都种着一棵树，在

静静地扎根发芽，那树承载着我们所有的

情感，是多么有重量。此时，我望着那棵

被我们栽种的满载爱意的树，不禁溢出幸

福的感觉，因为那是我留在这个世界上的

又一抹印记……

吃粽子、赛龙舟、佩香囊、悬艾草都

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习俗。其中赛

龙舟是端午节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一

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体育赛事。在我国许

多地区，尤其在南方沿海和河湖流域都

市，每年端午节都会举行盛大的龙舟赛。

尽管很多人对于龙舟的认识都源自

屈原与汨罗江的动人故事，其实悠远的

龙舟文化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年代。

闻一多先生曾在《端午考》中指出，端午

节的起源很可能是古代对龙图腾的祭祀

活动，华夏民族素来有对龙的崇拜，中国

人好龙、敬龙、爱龙，自称是“龙”的传

人。龙文化以龙灯、龙舞、龙舟、龙雕等

非物质文化形式在民间传承了数千年，

精彩纷呈。源远流长的龙舟文化在历经

数千年的时光之后，不但没有消亡，反而

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一项中华文化的

重要传承。

在普陀区梦清园的苏州河畔，突堤

式码头伸向河中，每年端午节人们聚在

这里，锣鼓喧天，举行龙舟比赛，纪念屈

原，共庆佳节。有时我站在中远两湾城，

目睹这一节日盛况。河岸上人头攒动，

苏州河上热闹非凡。两岸挤满了看龙舟

赛的人们。正如唐代诗人张建封在《竞

渡歌》中所描写的那样“鼓声三下红旗开，

两龙跃出浮水来”。只见那船头的舵手，

领导全船划手同步划桨，口号嘹亮，齐心

协力，默契配合，划出了威风，划出了文

明。那飞溅的浪花，生猛的龙舟，激越的

鼓声和人们的欢呼呐喊声，震耳欲聋。

河面绽放的朵朵水花，荡漾在我心中。

龙舟赛是一种民俗，更是一种文

化。在与龙舟相关的各种文化遗产中，

热闹激烈的龙舟赛算得上是百姓最喜爱

的一种活动了，更似乎成了苏河文化的

一部分。每次龙舟比赛，总能听到鼓声

咚咚，桨声哗哗，交织成一首壮美的交响

曲；也总能看到龙舟犹如一条条在水面

上疾驶的蛟龙，一艘艘龙舟如箭一般划

过，在苏州河上留下一串串波澜。龙是

中华的，也是世界的。龙舟跟随华人走

向世界，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华文化的一

扇窗口。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许许多多

龙舟爱好者，有 100多个国家开展龙舟

运动，“扒龙舟”活动还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棵树的重量
□韩雨薇

兄弟（国画） □汪泽鸿


